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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纯德

在中国汉学研究的势头正健的时候，提出这个命题，颇令人感到

疑惑。进入 世纪 年代，中国悄然萌动了文化的热潮。教授在课

堂上讲解文化，专家学者研讨文化，甚至作家也在作品里阐释文化，

普通人也街谈巷议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镜子的学术专著和报刊，琳琅

满目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的古老与传统、深沉与奥妙、现实与未

来， 中国学界的面孔突然变得灿烂起来。

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诸如整体性“传统文化”“、易经”“、儒

学”“、比较文化”等等，都成为专学，而研究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

的“汉学”的研究几乎成了显学，史无前例地被学界关注着。但是，就

在这时候，关于汉学存亡的问题，国际上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瑞典汉

学家罗多弼说，汉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不会持续太久，它将被各种具体

学科所消解“，汉学系”迟早会取消“，没有什么理由要把中国人的经

验当作与欧洲人的经验根本不同的范畴来阐释。”这种浮躁的见解，

缺乏历史和科学的依据，既违背历史规律，也不合现在和未来的实

际。中国文化经过外国人的智慧理解和消化，变成了“汉学”，使其既

是中国文化，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史，于是又

被中国学界重视着，并构成中国的“汉学研究”。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或浸染西方的过程中，完全是冷静而自

由的，是文化的一种自然运动，也是西方的先觉者的一种智慧的结

果。人类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但人类多元文化的

世纪“，西“融合”和发展永远不会变为一体。在 学”和“中学”的“撞

冲突”和“融合”还击 会同时存在“，中学”不会消解“西学”“，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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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取代“中学”，如果没有政治和宗教的“干预”，它们会处于和谐

平等的状态之中（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自然科学），以一种“文明对

话”的形式，发展多元的人类文化。基于人类不同种群的文化历史差

异，人们的智慧特征也会不同，因此对社会、历史、宇宙的阐释也会有

别，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将会存在下去。另外，中国文化中的“传

统文化”，作为人类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之一，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

的富矿，虽然曾经有过低迷的时期，但永远是吸引中国境外智者的研

究探讨对象，更何况中国文化又是一种生命力异常活跃发展的文化，

加之当代中国学术的自由环境，使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发

展、繁荣的机会，因此现代的或是未来的汉学家，可以在中国的文化

资源里，发现中国的智慧之光。汉学家们可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

活动中偏重于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等，但这些学科无疑

都还属于汉学的范畴。在学术高度发展、学问越做越细的情况下，哪

一位学问家也不会无所不知，其研究虽只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但

大而言之，他还是汉学家。像中国人不会放弃研习外国文化那样，外

国人也绝不会放弃研究中国文化。所以“，汉学”不会消亡“，汉学研

究”也还将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关于汉学，时下有的叫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当然有的

也称中国学。以上几种叫法，逐渐摆脱了沿袭汉代以来将重经、史、

物、训诂考据之研究称之为“汉学”的范式，逐渐把“汉学”和“国学”分

开。当然，也有另一种理解，认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研究的

是中国文化，且是偏重古代文化的学问，就是“汉学”。这种情况可在

一些汉学论集或是一些名家的文章里看到。但我始终认为，还是把汉

）和国学 学分开为好。因为我更强调和看重近百年来国

际文化的习惯认识趋向。把汉学与国学分开，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不

过话再说回来，学界仍然可以各做各的事情，各做各的学问，从不同

方面自己力所能及地对“汉学”进行研究。当“汉学研究”在国内建立

起自己独立的学科，并更高地扬起风帆的时候，我们这些不太多的研

究者，应该紧密地联手，群力远航，以达彼岸港湾。我很赞同李学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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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意见“：在中国，习惯上只把外国的这种学术研究叫做汉学，约定

俗成，似乎也不必更改。”

在中国，“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对汉学研究的反馈。

现在，虽然已有像《国外研究中 孙越生主编国丛书 海外汉学研究

丛书》、《国外中 张良春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国学研究

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国际汉学 任继愈主编）、《汉学研究》

（阎纯德主编 龙巴尔、李）、《汉学漫步 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

学勤主编）、《世界汉学》杂志（刘梦溪主编），及若干部关于外国人对

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等，这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汉学研究，都有推动作

用。因为“汉学”被岁月尘封得太久，被政治禁锢得太严，所以它的空

白还很多，大量的“汉学”资源我们没有深入发掘或是还没有顾及，应

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做。

人 反思”过类社会从野蛮走到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斗争

世纪在经过信息学程。 、生物学、太空学等领域的科学爆炸之后，

人类社会也会出现安静或停滞的历史时期，但是社会和生活将是有

序、冷静和自在的，这给各种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借鉴、沟通、融合

一个机会。汉学和汉学研究也有一个机会， 也许它成了一个“古

老”的学科，但它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开放的年代，汉学就发展，其研究也就繁荣。

世纪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汉学也会更加

健康地发展，其研究也必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月年 日　　　　北京西三旗九龙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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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

一　　传道团奠定了俄国的汉学研究基础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是宗教和外交的产物

中国和俄国是邻邦，两国交往始于何时史书记载不详。本世纪

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的叶尼塞河中游曾发现中国汉代

式样的院落建筑，后来又在里海西北、高加索和撒马尔罕等地相继出

土汉代铜镜和箭头之类的文物。西伯利亚各地居民与中国边民在历

史上早已有往来，只是在俄国势力范围东扩之前俄国人并不了解中

国。据 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俄国就派遣布尔纳什说 亚雷切夫

）和伊万 彼得罗夫（ 作为使节来

华，但是此事在中国史籍上无从查考，很可能是一些西方学者的揣

测。沙皇阿列克谢 米哈伊洛维奇（ ）时代的外

务衙门档案中曾发现两封中文书信，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翻译，直到

年才由俄国赴华使臣斯帕法里（

带到达托博尔斯克，找一名懂汉语的军役译出，被认定为分别写于

年和 年（清顺治十年中国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 。

二年）使臣巴伊科夫（ 携带沙皇致“中国博格

德汗的国书前往中国汗八里 当时俄国人对清朝皇帝和北京的称

呼），这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位俄国来华专使 年从北京。 返俄

的斯帕法里所写的《亚洲最早住人地区记述 包括中国及其省

市》，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历史、疆域、行政区划、宗教、物产、人口和风

俗，虽然直到 年才刊行问世，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详尽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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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况的史籍。

世从历史上看， 纪 年代以前，俄国历代沙皇在对外关系中

关注的只是对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的争夺，无暇东顾。 世纪末

以后俄国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不断东扩，与中国边民接触频繁，进而

年中俄签定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发生边界之争。 边界的大致走

向，两国交往增加。清廷解除外国人来华旅行的禁令以后，俄国的探

险家、商旅、外交人员、学者活动的范围逐渐由西向东，由境外深入中

国腹地。按照清朝的夷务政策，俄国一直是中国北方陆路的通商之

国，但是 年俄国美洲公司的海船涅瓦号和希望号曾先后驶抵澳

门，探求在中国南方沿海城市通商的可能。

年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俘虏近百名俄国士兵（俄国史籍称

，康熙御准将他们和一些逃他们为“阿尔巴津人 亡中国的俄罗斯人

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扎于北京东直门，享受旗人

待遇。这些俄籍士兵都是东正教徒，经特许把胡家圈胡同的一座关帝

列昂庙改为“罗刹庙”，由马克西姆 ）司祭。节夫（

年俄罗斯东正教派遣执事劳伦斯 伊万诺夫来京主持宗教仪

式，并将罗刹庙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即“北馆”，原址位于今俄罗

斯驻华使馆）。 年俄教会派遣修道院院长伊拉里昂 列扎伊斯

基（ ）大司祭率领 人的传道团，随返国清使图理琛来京，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道团。 年（雍正六

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中规定：“萨瓦（俄特命全权大使，

）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

拉丁语之二人，令在此处（俄馆）居住，给予盘费养赡。”这个“俄馆”就

是“俄罗斯馆”，是由北京玉河桥西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郊民巷）的

会同馆改建的俄罗斯奉献节教堂（即“南馆”，实际上是俄国东正教北

年第二届俄国传京传道团 年以前的驻地）。 道团来华，此

年后轮换后 年大约每十年换团一次，　 时间缩短为五年，至

届。俄国传道团一般由大共 司祭一人、司祭二人、辅祭一人和随团

学员六人组成。清朝历代皇帝允许俄国传道团来华，一方面是因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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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东正教在京神职人员基本采取自养自传的策略，俄国政府和教会

训令他们凡事谨言慎行，因此不像当年在华的天主教徒那样广布福

音，参与宫廷内部权力之争，甚至想改变中国人拜天祭祖的习俗；另

一方面是闭关自负的清廷认为俄国人来华诵经读史是畏威怀德，慕

义向化，是天朝 年清政府军机处破获耶稣会文治武功的结果。

士德天赐私寄路程详图，责成第 届传道团学员斯捷班 利波夫佐

夫和伊凡 马莱晓夫将图中拉丁文译出，从此传道团学员更博得清

朝大臣的好感。至于东正教向北京以外城市的扩展，在哈尔滨、上海、

天津和迪化（乌鲁木齐）等地建立教堂 座的情况，那是义和团运动

之后的事。

虽然俄国在北京建立的东正教会是一个涣散的组织，派驻的传

道团是一个拼凑而成的团体，但它毕竟是宗教和外交结合的产物。

人届传道团共计约 ，早期只包括神职人员和学员，后来外交

人员、医生、教师、画匠、科学家也准予随团，带有浓烈的官方色彩，除

直接接受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领导外， 年以后俄国外

交部还专派一名监护官随团来华。它是清朝理藩院和俄国枢密院之

间的联络站，也是俄国收集中国情报的情报站。 年俄国正式在

华设立公使馆以前，俄国的汉语、满语、蒙语通事和教习都在传道团

诵习过经史子集。

世纪以前很少俄国人懂汉语。俄国文学界熟知的《赵氏孤儿》

和《好逑传》等中国文学名著都是从法文和德文转译的。中俄两国政

府间的交往不得不借助拉丁文，例如《尼布楚条约》是用满、蒙、汉、

俄、拉五种文字写成的，其中的拉丁文本最为重要，两国外交代表的

签名盖章都在这个文本上。来华传教士和随团学员也以是否掌握拉

丁文为其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耶稣会士巴多明（

编写的《拉丁文汉文辞典》成了他们案头工具书。

年在国子监清政府曾于 开设俄罗斯学馆，帮助俄国学员学习满

语和汉语。 年开设俄罗斯文馆（又称“内阁俄罗斯清内阁亦于

学”，馆址在今东华门北池子街西），从八旗子弟中遴选学员 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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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俄方教习。这是清朝最早成立的一个西文馆。 年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所属同文馆的英文馆正式成立，翌年原俄罗斯文馆裁撤并入。

俄国东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早于基督新教，但是晚于天主教。尽

管在前几批传道团中的不少成员酗酒懒散、鲁莽放荡、操守不端，特

世纪中叶别是跟 至 世纪来华的西欧传教士相比，显得文化素

质低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道团中训练有素的学者和勤奋好学

青年的人数逐渐增加。正是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创性的工作，才

使俄国人对中华文化从不了解到有所了解，从间接跟中国接触到直

接与中国人交往。从严格意义上说，传道团奠定了早期的俄国汉学研

究基础，有些人后来还成了著名汉学家。

罗索欣（ ，又译“罗索兴”“、罗索

金”“、拉索欣”， ，早年就读于伊尔库茨克的蒙语学校，

年随第二届传道团来华，居京 年被录用为清年。 政府理

藩院的俄语通事，后任俄罗斯文馆教习。他曾经编写过《俄文翻译提

要》供中国学员使用，用俄文音译《皇清一统图》的中国地名。此外他

记载还编写过《 年中华帝国大事汇 了当年日蚀、地震以及黄

年各 记载了土地税、人头河泛滥灾情） 省征收钱粮登记册

年他开始把满文的《八旗通志税、典契税等情况）。 》译成俄文，

年回国后任职于卷中的五卷，注释极为详尽。共完成全书 俄

国帝国科学院，并在圣彼得堡卫戍部队子弟学校东方语言训练班担

任汉语和 年至 年他把满文的《康熙大帝满语的教习工作。

征服喀尔喀和额鲁特史》译成俄文， 年着手注释《资治通鉴纲目

（前编）》和《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他把清使图理琛的《异域录》俄译

成《 年出使伏尔加河喀尔木可汗阿玉奇宫廷之中国使臣在俄国

年在穆勒主旅行之概述》，于 编的《科学问题月报》上发表，被公

年他还利用中文资料编译了《丝绸的认为最成功的译本。 制

造》，并附注释。他先后编译 部之多，还收藏了 多部有的书近

关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捐赠给帝国科学院。法国俄罗斯历史学

家葛斯顿 加恩说“：罗索欣是在北京的俄国正教会中在科学上值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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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奖的人物之一，从最初起，他的工作显然就在外交和科学上有极高

的价值。”

列昂节夫（ ，又译作“梁捷夫”“、列

昂季耶夫” 年随同俄国信使来华，后与第三、四

届传道团随团学员一起学习汉语，居京 年。他也曾被录用为清廷

理藩院通事兼俄罗斯文馆教习。 年返俄，供职于俄罗斯外交部，

翌年与罗索欣合译《八旗通志》，完成 卷，以《满族和八旗军的起源

年由及情况详述》为书名于 帝国科学院出版。 年他提议创

办圣彼得堡满汉语学校，任教多年，曾编写 年中《满汉词汇解》。

俄修订恰克图条约时他 年他翻译的儒家经典任俄方首席翻译。

四书在俄问世，注释详尽。此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指示他翻译《大清

会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和《雍正朱批谕旨》等中国文献。他

的《中国思想》被欧洲汉学界公认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

年被译成德文， 年又被译成法文。他一生共编写或译著《中

国臣子》、《中国君主》、《圣贤格言》、 部有关中国史地、《三字经》等

文化方面的专著，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利波夫佐夫（ ，又译名为“四贴班”

年随第八届传道团来华。曾编写《中华帝国大事简记》、

《向中国皇帝进贡的民族介绍》、《关于土尔扈特迁俄及其返准噶尔经

过》、《准噶尔概述》等专著。返俄之后他供职于外交部，先后编著《拉

丁语汉语辞典》、《满汉俄语辞典》、《满语识字课本》等辞书和教材，是

俄国早年著名的满语学家之一。

、传道团造就了一批了解中华文化熟悉东方事务的人才

世纪末，随着俄国加速对远东地区的扩张，传道团的工作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沙皇直接过问成员的选派工作，俄国教会和政府曾

对传道团事务进行多方干预，隶属关系由西伯利亚事务衙门转到俄

国外交部。他们还提高了成员的选拔标准，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增加活动经费和生活补贴，对成员在华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方向施

加了种种影响。从第十届传道团开始，俄国增派了随团大夫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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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进一步扩大，选题与

俄国当时的外交人才培养、边疆和贸易政策制订以及汉学研究工作

直接挂上了钩。如果说早期传道团成员的研究热点只是汉、蒙、满、藏

语，中国北方中段和东段疆域、边界历史、地理和居民成分的话，那么

世纪末以后，他们就把从 研究范围全面扩大到了中国的历史、地

理、哲学、政治、宗教、法典和习俗，对中国西北部疆域和历史表现出

特殊的热情，对中国国情和古典文学也不断有所涉及。传道团利用中

国的语言环境造就了一批熟悉东方事务、了解中华文化、具有献身精

神的人 年中俄天津条约和。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传

道团培养出来的学员为俄国开展对华外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毕丘林 ，又译为“比丘林”“、彼丘（

，他的教名是亚金甫（林”“、俾邱林” 夏真特

神甫，第九届传道团大司祭 年来华，居京。 年，结交满、蒙、藏

上层人物，先后学习了汉语、蒙语和满语，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归

国时曾发运数吨重的中文书籍。他是 年天理教起义的见证人和

同情者，曾记录了他在事件发生时的所见所闻。据说他平日言行放荡

不羁，在理藩院召集的一次第九届传道团全体人员会议上被指责为

行为不端。他先后把四书、《蒙古律例》、《资治通鉴纲目》和《大清一统

志》等书译成俄 年文。 月回到彼得堡后，因没有完成使命被宗

教法庭指控，后被关押在瓦拉姆修道院。祷告之余，这位离经叛道的

汉学家便着手整理在北京编写的《西藏青海史》、《蒙古记事》、《准噶

尔和东突厥的远古及现状》和《成吉思汗王朝的前四汗史》手稿。

年他成为帝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考古学通讯院士。 年他出版了

《北京纪事》一书和他所翻译的《三字经》。 年俄国外交部委派他

去恰克图汉语专科学校督导教学工作，其间他翻译了《大清会典》，并

编写了《汉语语法》等书。 年他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式著作摘

录》 年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道德、风俗与教育》 年又编

写出《中华 年出版了《中国农业》帝国统计概要》 年他的

《中国公民与道德状况》问世。晚年他在潦倒贫病中费时三年编出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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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一书，于去世前两年出版。他与诗人普希金、寓

言作家克雷洛夫和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等文化名流都有密切的交

往，反对用轻蔑笔调来描写中国的历史，是一位有卓著贡献的俄国汉

学家。

，又译“巴第”“、巴拉第”卡法罗夫（

，生于喀山。 年以，教名鲍乃迪（ 大司祭身份

随第十二届传道团 年，返国后晋升为教长。 年以十来华，居京

年。他曾编写两卷本的三届传道团团长身份再次来华，客居 《汉俄

合璧韵编》，收 余汉字，创制了一套用俄文拼读汉语的语音体

系，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自己日记中记录了 年英法联军侵华

时的所见所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年他再次以十五届传道团

团长身 年间参加乌苏里边境地区考古和份来 人华。 年至

种调查 年和 年蒙古纪行》、队的调查工作，先后撰写了《

《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乌苏里边界地区简史》等著作，为俄

国政府与中国谈判中段和东段边界搜集资料。此外他还著有《金七十

论》、《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略》，翻译《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

记》、《皇元圣武亲征录》、《塞北记行》、《圣武记》，注释《马哥孛罗北游

记》，创办过汉学杂志《俄国驻北京传道团成员著作汇刊》。卡氏

年退休，返国途中客死法国马赛。

扎哈罗夫（ ，又译为“杂哈劳

年随第十二届传道团来华， 年先后任俄国驻伊犁领

事和总领事。他精通汉语和满语， 年曾参加中俄双方签订《伊犁

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谈判。 年以全权代表身份参加中俄边

界会勘，两年后又强制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回国后被指控为

无能，不得不离开 年任教于圣彼得堡大学， 年获了外交界。

满语博士，四年后任该校教授。他曾编写过《满俄大辞典》、《满语语

法》、《中国西部疆域记》和《巴尔喀什湖地区情况简述》等书，此外还

著有有关中国土地所有制和国民经济方面的专著《中国的土地所有

制》和《中国人口的历史考察》。他组织绘制的《新疆详图》曾获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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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会大会奖。

，又译“魏西里夫”王西里（ “、瓦西

里耶夫”“、华 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学西里也夫”

院攻读蒙语、汉语和满语，师从西维洛夫。五年后以《佛教哲学的基

础》的毕业论文通过答辩，获得蒙语硕士学位，继而获满语硕士学位。

年随第十二届传道团来华，居京十年，除进修汉语和满语外，还

学习了藏语、朝语、日语和梵语，并广泛收集资料。 年任接替圣

彼得堡东方学院沃伊霍夫斯基的教席，成为该校第一位汉语教授。

年年获汉学博士学位。 年至 他连续发表了《佛教：教

义、历史与文献》，先后被转译成德 年他发表了《论文和法文。

语》的俄译 年至注释本， 年他编写了两卷本的《汉字分析

教程》以及按部首检索的《华俄辞典》。他还先后发表了《东方的宗教：

儒、道、佛》、《在毗奈耶基础之上发扬光大的佛教》、《佛教概述》、《佛

年他编写教术语辞典》、《佛教文献选评》等有关宗教的论著。 的

《中国文学史纲》在圣彼得堡问世，介绍了中国的小说、戏曲、诗歌和

散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除此之外，他还著有

《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元明两代的满洲》、

《中国的穆斯林运动》、《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中国历史》、《中国地

理概述》、《西藏地理》、《满洲概述》、《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年表》等。

年当选为院士年他被选为帝 ，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年

至 年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主任，是俄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

之一。

，又译作“孔气”、孔琪庭（

“孔琪”“、 年随第十三届传道团来斯卡奇科夫”

华，曾任天文师。在京期间常出入茶楼酒肆、田家农舍，体验民情风

俗。他留下的手稿内容颇广，诸如《中国的风俗》、《中国的烹调》、《京

郊运河边的茶馆》、《温泉乡农家生活小景》、《中国的农业》、《中国的

蚕丝业》、《中国的手工艺术》、《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的北京》等。

年 年至因病回国，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译员， 年被派驻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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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任领事。 年至 年，先任俄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三年后

晋升为总领事，因交涉教案事常奔走于津沪官商之间。他喜爱并购买

了大量中文古籍，对于各类善本图书尤甚。

科瓦列夫斯基（ ，又译作“廓瓦烈幅斯

启 年以全权年随同第十三届传道团来华， 特使身份与

清政府代表伊犁将军奕山进行谈判并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

程》， 年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任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游记》。

、非传道团出身的俄国汉学家

由于 年俄国历史原因，俄国的蒙语、满语教学略早于汉语。

东正教会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一所蒙语学校，以便为传道团输送来

华学员。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喀山大学也设立蒙古语讲座，聘

任鲍波夫（ 为教授。 年曾经陪同第十一届俄国

传道团来华后回国的柯瓦列夫斯基（ ）被喀山大学

聘为教授，将带回的一批汉、满、藏文图书捐赠给该校。蒙语讲座后来

转移到圣彼得堡。 年，第十届传道团的达尼伊尔 西维洛夫

）又在该大学开设汉语讲座，聘任与他同届来华的医

生沃伊霍夫斯基（ 共事，后来接 年圣替了他的职位。

彼得堡开办满汉语学校， 年在恰克图成立汉语专科学校，

年海参崴设立东方学院， 年增设东亚学院，又成立了俄罗斯东

方学会。 年尼古拉一世敕令将全俄东方语言学科并入圣彼得堡

大学，该校便成了俄国汉、蒙、满研究学者的荟萃之地，俄国的汉学研

究从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俄国的汉语译员、汉学家和对华外交官员

的培养基地不再局限于北京传道团和俄罗斯学馆，而是扩大到了俄

国国内的院校；俄罗斯学者也不再停留在对汉学的一般性研究，而是

在选题范围、研究方法和与现实结合诸方面树立起俄罗斯汉学学派

的独特风格。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往往比西欧的汉学

家深刻、独到。这虽然得益于俄国与中国比邻所赋予他们的那种东方

人文精神，但是主要还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刻苦钻研以及俄国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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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命。人们所熟知的俄国早期非传道团出身的汉学家和对华外交官

员有：

贝勒（ ，又译“勒士奈德”“、布

雷特 年至施奈德” 年俄国驻华使馆，是 的一

位大夫。工作之余，他潜心研究中国的植物分布和种类以及历史上

的中西交通，在《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会刊》上曾用英文发表过多

篇论文，并撰写了《中世纪西行记 《中西亚地理和历史》》

《对有关马可孛罗华北之行的中国史 《早料的译释》

期欧人对中国植物之研究》 《元明人西域史地论考》

《古代中国人所了解的阿拉伯人及其殖民地与西 ）等专著。域》

曾被聘为法国文学研究院通讯院士和巴黎地理学会会员。返国后蛰

居圣彼得堡。

，又译作“柏百福（ 鲍波夫”“、波波夫”，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汉、蒙、满语专业，

调入俄国外交部，先后两次任俄驻华使馆翻译。 年升任为驻京

总领事，居京 年出版《俄华余年。 辞典》 年完成了对卡

法罗夫的《汉俄合璧韵编》的修订，获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

年退休回国后任母校编外汉语教授。他还编写过多部汉语和中

国历史地理著作，译释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一位俄国国内培养出

来的有成就的汉学家。

璞科第（ ，又译“波科季洛夫”，

年起任蒙古学家， 职于俄外交部，翌年任俄驻华

年使馆的实习翻译 年晋升为俄驻华公使。， 他发表了《明代

月旅 年出版东蒙史》和《五台山今昔 了年 行报告》

《朝鲜与中日间的冲突》等书。 年卒于北京。

伊凡诺夫斯基（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后来留母校任教，通晓汉语、蒙

年出语、满语和藏语。 版了《使臣斯帕法里一行》、《中国西南的

少数民族》等书。 年伊氏到中国东北等地进行调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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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撰写了《满洲文献选编》和《满洲研究》等专著。

卜郎特（ ，又译“ ，圣彼得堡大勃兰特”

学东语系毕业生，最初供职于俄国中央政府财政部， 年受聘于

哈尔滨中东铁路局法律学校，曾任俄语教授和副校长等职。后任北京

俄文专 年至修馆教授、北洋政府外交部法律顾问。 年受聘

于美国私立华语学院，教授汉语。编写过《语体文小品词》、《现代报刊

汉语》和《汉文初阶》等。后一册教材于 年 年在北京出版，

再版，课文内容包括《聊斋》故事、外交函电、法律条例和信函格式等。

语法讲解详尽，用英文解释；古文附白话翻译。 年卒于北京。

二　　十月革命后汉学研究的新局面

年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的汉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百废待兴中的发展

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原有的两个汉学研究 圣彼得堡中心

年创建的东方科学研究所以及海参崴东方研究大学东语系和

所，由于内战、饥馑和外国干涉，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年根据列宁签发的政令把拉萨里夫东方学研究所改名为亚美尼亚研

究 、斯梅凯洛年，由于 阿列克谢耶夫（所。

夫（ ）等教授加入了研究人员的队伍，根据人民委员会

的训令“为了开展当代东方语言的教学和应用东方学的研究”，彼得

的亚美尼亚研究 阿格勒 所改建为中央现代东方语言研究所。

列克谢耶夫通晓汉、满、蒙语，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入室弟子，多次来

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诗词有过深入的研究，培养了一大

批人才，如：文学史专家王希理（ 、费德林（

、、艾德林（ 波兹涅耶娃（

，哲学史专家彼得罗夫（ ，语言学家舒茨基

）以及龙果 ）等。夫（ 阿列克谢耶

夫曾亲自为列宁格勒大学学生编写过汉语教学大纲、汉语教科书并

制订过一套汉字拉丁化拼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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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汉学研究中心是 年在莫斯科拉扎列夫斯基东方学

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年改名为莫斯科东方的现代东方语学院，

和学院后曾从列宁格勒调派伊凤阁（ 日本学家波里瓦

诺夫到该校工作。郭质生 ）是该校一位博学多才的汉

学专家，早年在中国受过教育，熟悉儒家经典，对于汉字和汉字教学

法有独到研究，编写了苏维埃时代第一部汉语工具书《汉俄简明辞

典》，把他校订的章士钊的汉语语法俄译本作为该校教材。词汇和文

）和郭路特（ ）字史专家鄂山荫 都是他

早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莫斯科东方学院汉语教研室在郭质生和后来

的郭路特领导下每年都招收几十名学生。

海参崴东方研究所恢复活动之后，老一辈的汉学家，诸如帕史科

夫（ 库纳（ 、卢达科夫（

等教授亦投身于新时代汉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汉学基本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工

作，着重于中国古典文学、古汉语、古代史、古典哲学、历代经济和农

业政策，语言学家往往按照印欧语系的语法框架来分析汉语语法现

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十分注意培养新型的汉学研究人才，从现

代学科领域确定选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学术活动建立在严格的

学科原则上，分工更加专门化。这一点与旧汉学截然不同，标志着俄

罗斯汉学研究新纪元的开始。

俄国原有一 ，主要刊物《学士院汇报》

发表东方学研究论文，根据这些论文再选编出版《亚细亚论丛》

年该论丛又开始发行一种《新论丛》

。为了更好组织并协调研 年 月全苏中究工作，

央执委会决定建立全苏东方学科学协会，出版《新东方》杂志，汉学是

该协会研究项目中的一个重点。该会的远东分会由满语学家格雷奔

史 ）领导，后来连续出版了多期《通奇科夫（

讯》，刊登了许多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珍贵资料。

苏维埃时代汉学界存在两个学派：一是以列宁格勒大学为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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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古典汉学派，那儿有规模最大的亚洲博物馆东方图书馆，学者们

主要研究古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另一个是汉学新派，成员多半是莫

斯科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和学者，主要研究当时的中国国情和革

命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人民对中国的事态十分关切，先后

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例如：维伦斯基一塞里布里亚

）研究军阀张作霖科夫（ 、吴佩孚和国民

）的《中国》，党统治的文章，特里特亚科夫 郭质生和马

的《中国：国家、人口及其历史》，伊凤阁的《红缨迈耶夫

枪》和《中国来信》。苏联汉学家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专著介绍伟大的民

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例如：达林（

的《在中国革命队伍中》 柯斯达里夫，尼可莱 （

）撰写的 我的中 ）的鲍波夫（国日记》

《中国的工会运动》 ，斯穆吉斯 ）的《中国及其工运》

，海殷（ ）和海亚玛（ ）有关中国工人阶级

的论述等。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专著还有：库纳教授的《中国政治生

活 ）论集》 ，卡恩 的 中国的今昔斯基（

，斯坦因（ 教授的《中国财政危机论集》等著作。

《布尔什维克》、民族和殖民研究协会出版的《革命东方》都发表了一

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为了帮助汉学家对正确解决东方民族的革

命运动、历史、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的理论探索，苏联还专门出版了一

）和彼得罗夫斯基些政治书籍，如：纳里马诺夫（ （

）合著的《列宁著作中有关东方与革命的论述》、塔施卡罗

夫 ）编辑的《列宁论中国文集》等。这对于提高苏联汉

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

根据高尔基的倡议， 年彼得格勒出版了一本名为《东方》的

杂志，先后发表了 阿列 ）和王希理等克谢耶夫

人翻译的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此外还有：舒茨基翻译的《

世纪的中国抒情诗集 ，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阿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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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耶夫翻译的三卷本《聊斋故事》，卷名分为：《仙狐 《魔猴》

）和 王奇谈 希理和 ）所施图金（

译的鲁迅短篇小说是苏联读者最早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伊凤阁是早期苏联研究汉语有成就的一位汉学家，也是苏联西

年夏学奠基人之一。他生于 ，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

系汉满语专业， 年被年来华担任俄文馆教习， 聘任为北京

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年为苏联驻华使馆首任参赞。著作有

《西夏国书说》 《华语初级 《汉语口语初级读本》课本》

）等。

第二阶段：战争岁月中的奉献

这一阶段反映了从二十年代末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汉学研究的

情况。 年共产主义学院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所，集中了为数不

、少颇有才干的汉学家，例如：安德里耶夫（ 阿布拉姆

、 、格里内森（ 维奇（约尔克（

、卡萨宁（ 郭质生、伊凤阁、郭绍棠

）等人。列宁格勒的苏联东方学院，除王希理、弗鲁格（

、舒茨基等经验丰富的汉学家以外，还聘用了年轻的研究

人员， 、施普例如：彼得罗夫、西蒙诺夫斯卡娅

）等。宁津（

在那枪林弹雨的岁月里，许多苏联汉学家积极投身于反对希特

勒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布纳科夫、弗鲁格、拉苏莫夫斯基（

、茹多夫（ 、卡拉一穆扎（

格雷奔史奇可夫等汉学家，先后牺牲于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前线。莫斯

科的汉学家虽然没有遭受到列宁格勒汉学家们那样的不幸，但是许

多随大专院校撤离的汉学家在偏远地区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也是极其

年第二代汉学家组成了苏联科恶劣艰难的。　 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的莫斯科工作组，阿列克谢耶夫、郭质生、鄂山荫、郭路特、伊三克等

人开始了第三代汉学家的培养工作。

年苏联中国研究所创办了《中国问题》，为发表汉学家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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